
 

贾平凹的《浮躁》（节选） 

 

三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仙游川里一切如故。小水和福运

对韩文举说：“没事的，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他敢声张吗？”韩

文举还是忧心忡忡。 

第八天，福运和大空撑排到了白石寨，寨城南门外的渡口上

黑压压泊了许多船只。这些船是从荆紫关运了火纸到货栈的，船

工们差不多去了寨城游逛，七老汉则一边提了水用刷子洗船板，

一边和旁边一条船上的人说笑：“东胜呀，你不是干那事的人，你

就不要逞那个能！你又不是没见过女人，结婚了七年，两个娃娃

都有了，明日就回家去，你还抗不到时候吗？你女人要你出一次

船，回去给娃娃扯几身布料，你瞧你，十块钱没了，连个毛儿还

没见！” 

叫东胜的是两岔镇上的，面黄肌瘦，只气得一嘴白沫，说：

“我几时了非揍那房主不可！他娘的为了多挣钱，就这样欺负人！” 

七老汉说：“要是雷大空，房主他敢这样？你又瘦又小，人家

一看就不是个老手，欺负了你，你又打得过人家？” 

大空问：“谁欺负东胜了？” 

七老汉就笑作一团，说是东胜看见别人领了女人到寨城西门

口外一家去玩，他也勾搭了一个，掏了五元。到了那家，房主要

房价又是五元，东胜才和那女人进去五分钟，裤子刚刚脱下，房

主在门外喊：快跑！公安局的来啦！吓得东胜和那女人从后窗跳

出逃了。过后一打听，压根没公安局人来，是那房主使鬼，故意

捉弄，这样可以加快挣钱次数。东胜气得去找房主，房主说：那

你领那女人重来嘛！女人早跑了，东胜到哪儿去找？回来在船上

心疼他的十元钱哩！大空听了，心里又好笑又可气，骂一阵东胜

不会花钱不会摆治女人，“活什么人呢？！”就让领他去向房主讨

钱。 

 

七老汉拦住了，说：“事情没成，也没可气的，那过路女人有

什么味道。你看人家石疙瘩，交就交个相好的，来了就到家里去，

铺毡的盖棉的，不花钱还管吃管喝，那小子才是有本事！” 

东胜说：“他还不是用钱养了那寡妇！” 

七老汉说：“可寡妇待人家真哩！我几次船到这里，寡妇还在

问：‘疙瘩怎地没来，疙瘩找了老婆了吗？’” 

福运问：“哪个疙瘩，是镇上的吗？” 

七老汉说：“茶铺湾的，他只撑柴排，就是右脸上有一块青记

的。” 

便直起腰，冲着岸上那一个石柱上的小屋子里喊：“石疙瘩！

乌面兽！你还没个够数吗？现在河运可有了管委会，来收税了，

还不快点下来！” 

果真小屋子的窗口里探出一个人头来，眉目粗糙，右脸上好

大一块青皮。回应道：“七叔，我就下来的，一杯好茶才泡上，我

田中正这样的地方势力

还在乡村横行霸道。 

 

 

 

 

 

 

 

 

 

 

 

 

 

 

 

 

 

 

 

 

 

 

 

 

 

 

 

 

 

 

 

 

 

 

 

 

 

 

 



 

喝了就来！”一会儿下来，眼皮胀胀的。 

七老汉说：“乌面兽，你真会享福，怕睡过晌了，还让我喊叫

你！你别以为那上面软绵绵的，那可是比撑船过滩劳人哩，只是

你不觉得。” 

乌面兽说：“去了就走不了，她哭哭啼啼的，你让我怎么办？” 

另外船上的东胜不能不十分忌妒了，说：“石疙瘩你那么个嘴

脸，倒能有个寡妇为你哭啼，你好艳福！” 

石疙瘩也得意了，说：“她真的待我好，一心让我娶了她，我

正作难！你们喝过茶吗，那儿有云南沱茶，熬了好提神，我让她

扔一块下来！”便荡了排到那小屋近处，一声呼哨，窗口真的趴一

个女人，三十出头，脸面十分洁净。大空也惊叹这么个俊俏寡妇

倒能一心在乌面兽身上。那寡妇和石疙瘩说话，扔下一块纸裹的

沱茶，末了说：“疙瘩，把衣服穿好，别着了凉，你不知道风要渗

进你骨头里吗？” 

沱茶在一只壶里熬着，好多船上的人都集了来。这些人全是

从寨城采买毕的，一趟船挣了钱，差不多又都花销了。他们议论

得最多的，是寨城里货物的价格。“×他娘的，什么都涨了价，就

是老子的个子不长！地位不长！咱们河运队要说赚钱也真赚钱，

拿到咱手的又是几成呢？田一申经管货栈，怎么又多了几个采购

员，还那么几个女的？蔡大安做信贷，又做队长，一个国家干部

得双料钱，亏他一天趾高气扬的，又喂了一条狼狗！我几时吆那

条狗来勒死了，咱们吃狗肉！” 

七老汉说：“有个河运队还是比没个河运队好，咱撑船的就只

管撑船。要我着气的是咱出了力，好名儿全让田中正他们领导占

去！听寨城人讲，论县上强硬的乡政府，还数田中正，说他是组

织农民致富的典型，怕要往上提一提了！×他娘的，提谁降谁与

咱无事，只是巩家往后越发势败了。” 

一个说：“田家的官都是七品以下的，巩家的势力在州城里，

听说白石寨的工作在州里却排不到前边去。” 

东胜说：“你管球人家哩！福运，你近日见着金狗了吗，他能

让上边领导注意到扶助贫困户的事，可他知道不知道倒让田中正

成了扶贫致富的英雄？” 

福运说：“你知道不知道，县上为什么没有开成现场会？你瞧

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他田中正也不会太张狂了！”他想起

整治田中正的事，突然充满了一种豪气，忍不住要说出那一晚的

经过。 

大空用脚把福运的腿踢了一下，福运也就改了口说：“金狗本

来是可以当河运队队长的，可你们都不争着要求，他现在走了，

做了记者，是不能具体管到河运队的。田中正让我和大空也到河

运队，若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不去，要去，依我说得让大空当

个队长！大空，你将来成事了，就提拔咱这杂姓吧！” 

大空笑而不答。 

七老汉说：“大空你这样子，好像真的将来要做官？你也球不

顶的，你没根没基，说话只是直来，比金狗还欠几成火色，你不

是做官的材料！” 

 

 

 

 

 

 

 

 

 

 

 

 

 

 

河运队的经济内情。 

 

 

 

 

 

 

 

 

田中正奸诈利用河运队

作为自己的政绩。 

 

 

 

 

 

 

 

报了仇恨之后的心情。 

 

 

 

 

 

 

 

 

 

 

 

 



 

大空说：“我要是真做官了呢？” 

七老汉说：“像你这人，唱个花脸还可以，做主角吗，这些跟

你一块撑船的，不但沾不了福，反要招祸的，你信不信？官位怪

得很，什么好人上去做了就变！” 

大空哈哈大乐，道：“好呀七伯，那我真的做了，第一个就杀

你！”就突然连打了几个喷嚏，想，咱在这里混说什么，人家逛了

寨城，该采买的东西都采买了。便对福运说：“咱陪不起七伯闲工

夫了，咱进寨城去吧！” 

两人从船上跳上岸，雷大空在商店买了一斤盐，一斤醋，五

斤挂面，准备了排上的吃喝，路过南正街戏院，正出售秦腔《赵

氏孤儿》票，福运要看，大空说：“你要看你去看，我不稀罕戏文

哩！我在排上等你，戏一完就回来，咱明日天不亮就开排呀！”自

个提了吃喝摇头晃脑而去了。 

福运看完秦腔，回到排上，却不见了雷大空。问旁边船上的

人，七老汉一伙早已去了货栈歇身，留下守船货的人说，刚才来

了几个公安局的人，突然包围了渡口。大空正喝酒，当时看见带

领公安局人的有田一申和蔡大安，还举了酒杯喊道：“又抓什么坏

人了？来喝一盅吧！”田一申和蔡大安就上了船，一盅喝罢，忽地

按住了他，公安局的人就拿铐子铐了他的手。大空使劲挣扎，质

问：“你们为什么铐我？”那公安局的就说：“你破坏改革，殴打

伤害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大空又喊叫：“我那是自卫，他田中

正到„„”话未说完，田一申就一拳将他打晕，拖上岸拉走了。 

福运一言未发，倒坐在船头上。 

这天夜里，福运在公安局的门口跑来跑去，但大门紧关，在

对面街檐下蹲着，一眼一眼看那扇铁大门，铁门在门楼高处的两

颗灯泡下闪动黑光。他满面泪水，无力进去营救大空，白石寨城

无一个他认识的有办法的人，只是千声万声恨骂田中正，恨骂田

一申和蔡大安。末了，突然记起一个人来，急忙忙向北街一座小

楼处跑，那是一个小院，大门叫不开，立在街道朝楼上三层的一

个窗子喊。窗子开了，金狗头探出来，福运叫道： 

“金狗，金狗„„”哇地痛哭，泣不成声。 

这一夜，金狗正在赶写一篇文章，到了夜里两点才丢开笔纸

睡下。倏忽间，他发觉有人到他房间来，定睛看时，是小水、福

运和大空，小水一身孝白，福运和大空则皂衣。他觉得他们都年

轻又漂亮，相见都来拉着他的手，要他一同去州河里放排。他高

兴地去了，一直步行到寨城南门外渡口上，河面上果然停泊着福

运的木排。四人上去，排就悠悠地动，小水用大而热烈的眼睛看

他，他也看她，但很快避开了目光，心里乱糟糟地不知说什么，

干什么，望着排下的水说：“州河好深啊！”小水说：“你别坐得那

么靠边，这水浮躁得很！”一句未了，河面起了大风，水波兴动，

排颠簸不已。他说：“大空，让我撑！”大空笑道：“你不相信我吗？

你是州河上一条龙，我也是一条蛟哩！我自信我的水性！”他说：

“你别逞能，你在洪水期将三张排连着撑过吗？”大空说：“你瞧

吧！”没想排突然倾斜起来，一下子将大空和福运掀下河去，河水

灰浊，立即没了其顶。他大叫了一声，扑了起来，竟发现自己坐

 

七老汉在浮躁的环境

中，以老者的眼光看到

了更深的一层。 

 

 

 

 

 

 

 

 

 

 

 

 

 

大空又遭到了田中正的

公报私仇。 

 

 

 

 

 

 

 

 

 

 

 

 

 

小水一语道破。点睛之

笔。注意梦境在这里的

巧妙运用。 

 

 

 

 

 

 

 

 

 

 



 

在床上，被子全被蹬下床去，自己是一头一身汗，方明白刚才是

做了一场噩梦。看房子动静时，四壁墙上有什么晃动，忽大忽小，

变幻无常，金狗毛骨顿时悚然，极度恐怖，定睛再看时，原是远

远的街灯亮着，将室外的清桐树枝映影在墙上。金狗到底是胆大

的，他重新睡下，却怎么也睡不着，回想起刚才的梦，觉得几分

蹊跷：与小水分手之后，他几乎常常晚上睡觉前企望能做梦见到

她，但却一直未梦到，这些日子里，毫无这种欲望了，倒这般清

清楚楚地梦见了小水。奇怪的更是小水怎么穿了孝衣，福运和大

空穿了皂衣，“男要俏，一身皂，女要俏，一身孝”，是自己久而

久之祝福他们幸福的原因吗？但对于木排倾覆，福运和大空落水

没顶则感到几分不安，金狗在家时，听和尚说过人落灰浊水中为

凶，这是不是什么兆征呢？金狗立即就否定了：民间不是常说，

梦是反过儿的，做梦谁死了，谁才是活得旺的！这么思想一番，

渐渐心里平静，迷迷糊糊又复睡去。 

福运在屋外的呐喊，第一声他就听见了，还以为又在梦中，

待到二声三声呐喊之后，他听出这确确实实是福运的声音，声音

是那么痛苦和惊慌，金狗心就惊了！等将福运叫回房里来，他第

一句就问：“出什么事了？！” 

福运则刷刷地两行泪流，只字也诉不清白。金狗浑身都凉了，

摇着福运道：“小水怎么啦？你说呀，说话呀！”福运还是一句话

说不出来，金狗知道他是急惊发懵了，当即打了福运一个耳光，

福运哇的一声号啕大哭，道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金狗反倒冷静了，他取出了香烟，给福运一支，一支自己抽

起来，直抽到烟火烧着了指头，狠狠地揉掉了，说：“好啊，田中

正，你竟这么无法无天了！公安机关是国家的专政工具，又不是

田家的看家狗，仙游川已不是你胡作非为的地方了！”就推开桌上

未完成的通讯文章，拿纸取笔要以福运、小水当事人的名义给公

安局书写起申诉书来。福运大字不识，一直趴在桌边静守，金狗

问一句，答一句，泪水汪汪的，将一滴泪跌落在稿纸上。 

金狗说：“福运哥，你不要太难受，这事大空是做得有些过火，

但话退回来说，也应该，甭说剁断一个脚指头，就是打折他的脊

梁骨也不解恨。你们错就错在当时没将他扭起来，让仙游川的人

都知道了，那他就不敢这么以权抓人！” 

福运说：“想他是个书记，面子上给他顾顾，只说让他吃个哑

巴亏„„” 

金狗说：“顾了他的脸，他就要你的命哩！小水怎么样，还好

吗？” 

福运说：“还好，她在家给你织床单，下次我来，就能给你捎

上的。” 

金狗眼里潮起来，笔在纸上挪动不开，戳了一个窟窿，一连

三个字又成了墨疙瘩。待书写完毕，天已白亮，打发福运到公安

局去。 

金狗说：“你先去公安局，直接寻局长，问明他们为什么抓大

空，大空的罪状到底是什么，然后将详细情况说清，把这申诉书

交给他。我等着你的消息。” 

 

 

 

 

 

 

 

 

 

 

 

 

 

 

 

 

 

 

 

 

 

 

金狗义愤填膺。为小水

他们抱打不平。 

 

 

 

 

 

 

 

 

 

 

 

 

 

 

 

 

 

 

 

 

 



 

福运走了，望着那臃臃肿肿的身影消失在巷尽头，金狗突然

热泪泉涌而下。如果现在小水的丈夫不是福运，是他金狗，他金

狗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保护妻子呢？田中正，你好一个狗东西！

欺负了良家妇女，又要以权迫害人，就是福运、大空不能奈何你，

可我金狗已不是当年你手下的金狗了！金狗是记者，两岔乡管不

着，白石寨县也管不着的！金狗在房子里等待福运，一颗心悬悬

地不能放下，等得实在忍耐不住，就直接到公安局大门口去，坐

在斜对街的一家小酒馆里。 

 

 

 

 

 

 

 

 

编选者推荐： 

有人说从小说意义上来讲，1985 年是“贾平凹年”，这一年贾平凹发表了十部中篇，《山

城》《远山野情》《天狗》《冰炭》《蒿子梅》《初人四记》《商州世事》《人极》《黑氏》和《西

北口》。就在这样一个丰收年，贾平凹已经开始了《浮躁》的写作，年底，他将十六万字的

原稿作废，重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起，为此他付出了艰辛。著名评论家《海上文坛》主编程

德培第一时间发表了评论，认为《浮躁》是贾平凹创作中最有锋芒、最痛快淋漓的一部作品。 

在此前的“商州系列”小说中，贾平凹已经构建起了自己的“商州世界”，《浮躁》继续

了他的商州故事，他在序言里说“这仍然是一本关于商州的书，但是我要特别声明：在这里

所写到的商州，它已经不是地图上所标志的那一块行政区域划分的商州了，它是我虚构的商

州，是我作为一个载体的商州，是我心中的商州。而我之所以还要沿用这两个字，那是我太

爱我的故乡的缘故罢了。”小说以金狗在仙游川村、白石寨和州城的起起伏伏，描写了陕南

商州农村在改革之初呈现出的各种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的浮躁状

态，《浮躁》的深刻之处也就在于它对社会和时代情绪从整体上所作出的把握和准确的概括。 

《浮躁》是一部以对现实的同步思考为特征的，试图从客观上全方位地把握时代律动的

重要作品，它既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改革要求和改革给中国当代社会所带来的活力，又尖锐地

触及了在开放搞活、发展城乡商品生产中出现的多种问题和多种新的矛盾。《浮躁》最引人

注目的是它从整体上所做的对时代情绪，对时代的文化心理的准确概括。在新时期文学中，

视野如此开阔，时空如此宽广，气度如此恢弘，而且十分自觉地把笔墨放在展现中国当代社

会文化心里形态上，实在是过去所未曾有过的。《浮躁》对当代中国人人性建构的展现，社

会心理的挖掘，社会情绪的把握，都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作者自白： 

《浮躁》是力图表现中国当代社会现实的，力图在高层次的文化审视下来概括中国当代

社会的时代情绪，力图写出历史阵痛的悲哀与信念。他说他在描写那一条河的时候，希望人

们意识到那块土地所蕴藏的意义，企图把这种意义导向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对于现实的民

族生活，对于种种人生方式及社会人性内容的更深刻的醒悟和理解。 

„„作品愈来愈加重了现实生活的成分，这使我也感到吃惊，想起来，这全是我的环境

所致，地位所致，也是我的生命所致。但是，对于严峻的丰富的又特别新奇的生活，我几度

眩晕、迷惑，产生几多消沉，又几多自信，长篇里先是做《商州》，再是做《浮躁》，现在就

是《妊娠》了。读者已经从这些题目上看出我不会起名的无能了，我确实不知怎么概括这个

时代的现象、心理、情绪。过去流行一种“时代”精神说，往往是强调要怎么的，总之是一

种认为的硬加的，我的看法一直与之不一，认为这是“势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的，过后则明了矣„„ 

——李星、孙见喜：《贾平凹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 2005 


